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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琴抬起头，竟朝刘芳

芳笑了笑。“阿姨，把学费给
我吧。”她清清脆脆地说道。

刘芳芳吃惊地朝她看，
呆了半晌，当着她的面拿起
电话，佯装拨了几个号码。
“是 110吗?” 她故意道，
“我们这里有个小姑娘。

她———”王琴抬头看天花板
上的蜘蛛网。刘芳芳一愣，真
的有点气了，放下电话，冲过
来，一把将她推到门外。
“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第二天清早，门一开，刘
芳芳走出来。忽然，脚碰到旁
边一个软绵绵的东西。一看，
吓了一跳———王琴竟拿书包
当枕头，横着睡在地上。

刘芳芳这一惊可非同小

可，大声喊道：“喂，起来起来!”
王琴醒过来，揉揉眼睛。

看见她，立刻露出笑脸。这女
孩皮肤黑，一口牙齿倒是雪
白发亮。“阿姨早!”她响亮
地叫了一声。刘芳芳耐着性
子道：“我真的没钱，你自己

也看到了，我家房子那么小，
家具又那么旧。我是个下岗
工人，连儿子都养不活。你
说，我怎么可能 再 来 管
你———你今年几岁?”
“十四岁。”
“嗯，十四岁，那应该能

讲得通道理了，是吧?我跟你
讲，你这么缠着我，根本是没
有用的。我又不会变戏法，能
变出钞票来，是吧?你还是回
去吧，说不定还能碰上别的
好心人———”

王琴摇头说：“不会再有

了，晚报那条消息都撤了。再
登报纸要钱的，我家没钱。上
次还是问邻居借的。”

刘芳芳不耐烦了，挥了挥

手，“那我也管不了。我自己
也是个穷光蛋，还得问人家去

要钱。”刘芳芳说到这里，心
头一阵难受。又有些好笑。这

女孩竟问她要钱，真是找错了
对象。讨钱的滋味不好受，心
里没底的，又是急又是羞。一
汪眼泪包在眶里，厚着脸皮一
遍一遍地纠缠。这女孩小小年
纪，却已经要吃这样的苦头，
也实在是不容易。刘芳芳拿出

二十块钱，塞在她手里。
“回家吧。我实在是帮不

了你。”
王琴拿着钱走了。刘芳

芳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进屋
做好早饭，把葛小江叫起来，

收拾停当让他上学去了。一
会儿，听见有人敲门。刘芳芳

过去一看。竟然又是王琴。王
琴朝她扬一扬手中的大塑料
袋：“阿姨。我帮你把菜买回
来啦!”她笑眯眯的，脸上全
是汗。微微喘着气。塑料袋里
是小排骨、鸡毛菜、土豆，还
有几个鸡蛋。王琴从口袋里

取出一张五块钱，还有几个
硬币，交给刘芳芳。“阿姨，
这是剩下的钱。”

刘芳芳愣了足足有十几
秒钟。她从没碰到过这样的
事，有些手足无措了。她犹豫
了一下，说：“你先进来。”王

琴高高兴兴地应了一声，跟
着进来了。王琴见到五斗橱
上葛大海的遗照，静静地看
了一会儿。

午饭时，刘芳芳煮了两
碗面条。吃完了，王琴抢着要
洗碗。刘芳芳不要她洗。她便

在一旁站着。刘芳芳头也不抬
地说：“我劝你还是回家吧，
我脾气也不是很好，当心我真
的把警察叫过来。”王琴一声
不吭，拿起角落里的扫帚，开
始扫地。扫完了，又拿块抹布
擦家具，桌子、椅子、五斗橱、

大橱擦得仔仔细细。刘芳芳在
旁边看得一阵发愣。

王琴回过头时，刘芳芳
正板着脸看她，旁边还站着
小区的门卫老头。门卫老头
问刘芳芳：“怎么样?”刘芳
芳说：“带走就可以了。下次

别放她进来了。”
王琴乖乖地跟着门卫老

头走了。刘芳芳关上门，摇了
摇头，想，现在的小孩可真是
不得了。她走到五斗橱边，怔
怔地看着葛大海的遗照，想：
你倒是良心好。可是良心好又
有什么用，不是有句话说“好
人不长命”嘛，良心再好也是

个短命鬼。唉。刘芳芳叹了口
气，心里酸酸的，很难受。

CDEFGHIJKLM

晓霞的父母夏天要来希

腊探亲。亚内斯见到中国人
只会道声“你好”、“谢谢”，
晓霞为了准女婿首次与未来
泰山的会面能过关，特意编
写了三页速成汉语实用教
材，通篇只有汉语拼音见不
着一个汉字，文盲读本为的
是方便亚内斯 “一看就会

说”。这端，晓霞与亚内斯父
亲的沟通则畅通无阻，走南
闯北的海员爸爸英语说得不
错，并曾随希腊远洋货轮多
次访问过上海，家里摆了一
些中国绢娃娃、苏州刺绣及
景德镇花瓶等艺术品。晓霞

透露，一天晚餐后亚内斯妈
妈提醒丈夫：“家里只剩下
500欧元了。” 爸爸于是应
声：“看来我又快要出海
了。”原来，希腊海员有工作
半年歇半年的作风。亚内斯
母亲是位家庭主妇，晓霞周

末来做客，妈妈就做上一桌
子甜点，盯着晓霞吃下肚才
罢休。

希腊人遇到中国人最喜
欢套近乎的就是：“我们两国
都是文明古国。”一天傍晚，
亚内斯领我们从雅典卫城下

山时，路旁民宅门外一位中年
妇女正在锁门，瞥见我们后，
她感兴趣地跑过来打听：“她
们是日本人吗?”亚内斯骄傲
地回答：“怎么会是日本人，
当然是中国人啦”。那位女士
立马兴奋得满脸灿烂，忙说：

“中国人好，文明。”由于希腊
人觉得，中国人与他们一样属
于 “历史教养深厚的文明
人”，儿子引来了“中国金凤
凰”，亚内斯家族荣耀之至。

地中海人如中国人一样讲究
大家庭亲情，周日午餐前，亚
内斯的七大姑、八大姨们，常

会一拥而上地 kiss晓霞。女
眷“咬”自己还能坦然接受，

轮到七大叔、八大舅行 kiss
礼时，晓霞会醉了酒似的羞红
了脸闪开，惹得兄弟们翘着的
嘴巴悬在半空，尴尬得不知所
措。亚内斯总要求晓霞道晚安
时，一一趋前亲吻众多的亲
友，每当拥抱吻别满脸落腮胡

的希腊男人时，晓霞便犯愁、
恐惧。亚内斯则埋怨女友不懂
得热情待客，“我们得亲吻三
次，左腮、右腮然后再贴上左
腮，才算完成全套的见面和道

别仪式。”晓霞表示愿意入乡
随俗，说她再多练练一定能将

希腊式的亲吻礼仪拿下来。
希腊人的观念里，没有屋

子的女人和没有女人的屋
子，都不算是完整的人生。希
腊人认为没有比结婚更合适
的生活模式。未婚的年轻人

如果去世，就必须穿着结婚
礼服下葬，于悲痛的丧礼中
戴上一顶婚冠，在棺木中“完
婚”，这个象征仪式可以看
出，婚姻是希腊人完整生命
中重要的一环。

作为一位传统的希腊主
妇面临的挑战显而易见，希

腊是一个讲究装饰的民族，
居室内每件家具都需罩上美
丽的刺绣编织品。实际上，希
腊主妇的手工技艺，与妇女
角色的认定及其命运息息相
关，年轻女孩必须学习缝纫，

才可能嫁得出去。未婚妻创
作的数量惊人的编织品，婚
礼当天会以隆重的仪式摆进
新房。原在国内娇生惯养的
独生女晓霞，在未来婆婆的
言传身教下，学会了葡萄叶
包饭、碎牛肉烤空心面，及烤

蛋糕、松饼，自制樱桃、草莓
果酱等希腊厨艺，并入门了
一些台布的挑花技巧。准婆
婆认定，这个东方媳妇掌握
了“基本”的持家技能后，才
能放心地娶进家门。

希腊有着极浓厚的宗教色
彩。亚内斯本着父母的意愿，领

晓霞入教受了洗。神父召见晓
霞时告诫说：“夫妻相处最重
要的是学会宽容。当你决定投
入另一半时，就要学会既接受
他的优点，同时也接受他的缺
点，这样才等于接受了一个
‘完整’的丈夫。”雅典奥运后

的 10月份传来晓霞的婚讯，
并说待亚内斯拿到硕士学位证
书后，他们就将移民美国。

NOPQR

和田玉色泽温雅，质感柔

润，形质高贵，千百年来受到
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热烈追
捧。一块羊脂白玉的价值动辄
成千上万，甚至价值连城。要
探究其原因，我们势必首先要
对和田玉的产地、玉料的采集
等情况分析一下。

和田玉分布于塔里木盆
地之南的昆仑山，西起喀什
地区塔什库尔干县之东的安
大力塔格及阿拉孜山，中经
和田地区南部的桑株塔格、
铁克里克塔格、柳什塔格，东
至且末县南阿尔金山北翼的

肃穆宁塔格。从地质学上看，
由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我
国的玉石在形成过程中拥有
东北、西北、东南三大板块。
和田玉的产出位于三大板块
中的西北丘陵地区，具有明
显的优势，其透闪石含量很

高，就拿最常见的和田白玉
或者青白玉来说，透闪石的
含量都在90％以上。其中玉
中之王———和田羊脂白玉的
透闪石含量竟然达 到 了
99％，难怪其如油似脂，洁白
细腻，价值连城。

和田玉有山料和仔玉之

分，以仔玉的质量为上乘，而
羊脂白玉更是上品中的上品。
目前世界上只有新疆有此品
种，产出十分稀少，极其名贵。

考古资料证明，在仰韶文

化的半坡遗址中就已经发现
了和田玉。到了三千年前的商
代，和田玉就已经从遥远的新
疆到了殷商王都河南安阳。

如果我们仔细查看一下
中国地图，就会发现远在新
疆和田一带的玉料，要想进

入中原确非一件易事，它必
须要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
然后经过敦煌、河西走廊才

能到达陕西或山西进入河
南，这条路线与中国历史上

有名的丝绸之路南线基本一
致。那么在丝绸之路形成之
前，是不是就已经存在一条
玉石之路?

商代的妇好墓中发现的

众多新疆和田玉足以证明当
时已经有大量的和田玉进入
中原，不论是商人或者是朝廷
派出的“征”“取”玉的队伍
一定是络绎不绝，这样在赚取
利润的同时，也保证了中原王
朝的大量用玉。由于从新疆和

田到河南安阳路途遥远，且崎
岖坎坷，在长期的摸索中，人

们发现了一条比较安全、便捷
的道路。这就是最古老的和田
玉运输通道———玉石之路。
“玉石之路”大致以新疆和田
为中心，向东西两翼输出和田
玉。向东一支经罗布卓尔、敦
煌；另一支向西经喀什、库车、

吐鲁番、哈密，在今玉门关、酒
泉一带会合，再继续向东延
伸，经兰州、西安、洛阳而到达
安阳。向西的一支从喀什继续
向西，经喀布尔、巴格达而至
地中海。2002年，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

家和我国玉石专家联合组成
的“玉石之路”科学考察队，
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玉石科
学考察探险活动。专家们经过
多方考证，提出了中国在石器
和青铜器时代之间存在着一
个玉器时代。而玉石之路就是

丝绸之路的前身，有着3000
多年的历史。它比起“丝绸之
路”提早了 1000多年，这也
再一次证明了我国边疆和中
原、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与商贸
交流的第一个媒介既不是丝
绸，也不是瓷器，而是和田玉。

现在和田玉的价格一年

增长一倍，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相比，和田玉的价格
已经翻了数十倍。随着外界
对新疆的逐步了解，和田玉
价格涨幅较大也在情理之
中。一是和田玉的价格取决
于和田玉的供需关系，现在

和田玉采挖困难，一年之中
玉龙喀什河采挖的子料有
限，上品极少。山料处在昆
仑山雪线上，开采更为不易，
再说好矿点也少。物以稀为
贵，量少了价格自然就高；二
是学术界“玉石之路”观点

的提出，引起了人们探讨和
田玉的兴趣。

STUVWX

当我听到有人敲门的时

候，晚会正达到了高潮。我的
未婚夫揽着我的腰，我手上那
枚漂亮的宝石戒指熠熠生辉。
那是几个小时之前，迈克送给
我的礼物。

来人个子高高的，一身摩
托车手打扮，穿着纯黑色的夹

克。“克里斯蒂娜·威尔逊小
姐吗?”“我就是。”这个男孩
拉开他的夹克拉链，从里面拿
出了一个小包裹。“这个是给
您的。您能给我出示一个证明
您身份的证件或类似的东西
吗?”于是我拿出驾驶执照让

他过目。“请您在这里签字。”
他把交接单的副本扯下来给
我，说了一句“再见”就直奔
大门走了。我看了看那张副
本，似乎没有写寄信人的名
字。“等一下”，我说，但是他
已经乘电梯下去了。

是谁送给我这个东西的

呢?我打开包装，里面是一个
深色的木质小盒子，盒子上
只有一个非常简易的金属
锁。里面的绿色丝绒软垫上，
放着一个金质戒指，中间镶
嵌了一个暗红色的宝石。“戒
指?”我急忙拿出来试戴，正

好和我无名指上的那枚订婚
钻戒遥相呼应，熠熠发光。所
有人都过来，想仔细瞧瞧这
个宝贝。“是一颗红宝石。”
卢斯指着这枚戒指说道。她
是个研究古代珍宝的专家。
“在很多个世纪以前，宝石的

切割工艺跟现在不同，”卢斯
讲解道，“那时的打磨都很粗
糙，宝石一般被打磨成圆形
的，就像你们看到的这颗红
宝石一样。”

那张单子还放在茶几上，
我看了看，努力辨认出了几个

字：巴塞罗那，西班牙。“巴塞
罗那，”我叫道，“这个名字勾

起了我多少的回忆啊。”
大厦的废墟突然裂开了

一道缝隙。一些全副铁质盔
甲武装的人，朝缝隙走去。尽
管我的腰里别着匕首，我甚
至连抬胳膊的力气都没有。
无意间一瞥，竟然发现那枚
深色的红宝石戒指赫然戴在
手上。那些袭击者向避难的

人们横扫过来，混乱的人群
已经失去了控制。那些巨大
的用金属包裹的大木门，马
上就要关上了。我可一定要
穿过这扇大门啊。

我一个激灵从床上蹦了

起来，气喘吁吁，泪流满面。最
后一个影像始终定格在我的

脑海里，挥之不去。那个城门
上的指挥者身着白衣，胸前有
一枚闪闪发光的红十字架。这
个十字架……它让我回忆起
了一些东西。

我的手上还戴着两枚戒
指。我一般不习惯戴着首饰

睡觉，但是那天，我没有摘掉
钻戒，因为它是我们爱情的
象征。但我倒是真不明白为
什么自己没有把另外那枚取
掉，难道是它让我做了一个
如此奇怪的噩梦?我将它从
手上脱了下来，拿到台灯下

仔细打量。灯光透过宝石，折
射在雪白的床单上一个鲜红
的“十字”光束。这个十字架

的四条边是一样长的，每端
都是平的。跟我在梦里看到
的那个一模一样。

我的好奇心被更加强烈

地刺激了，我直觉一切都会因
为这个戒指改变。它才刚来到
我身边，就已经让我无法安然
入睡。

我再次仔细地观察起那
枚红宝石。随着转动，可以
看到在它的表面下有一个六

角的星星也在移动着，而且
它的光芒始终那么耀眼。我
仔细琢磨着它的内部构成。
底座是用象牙雕刻成的，而
且在和宝石接触那一面雕出
了镂空的效果，使得灯光能
够穿透宝石，然后形成那个
美丽无比的血红的“十字”。
突然我的眼前一亮：这个红

宝石戒指，以前我一定见过
它，它戴在某人的手上，闪
闪发光的，非常显眼。

我不安地在床上辗转反
侧。我很肯定那是在我还是个
小女孩的时候，在巴塞罗那。
但是，当时到底是谁戴着这枚

戒指的呢?是谁将它寄给我的
呢?又是因为什么呢?


